
图一 夏饷铺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墓分布图
(采自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图
二,略作改动)

南阳夏饷铺墓地与周代噩国的变迁

摘要:根据南阳夏饷铺墓地的大墓年代、布局、葬俗、出土铜器铭文等因素，本文认为该墓地是西周晚
期至春秋早期以噩侯为首的姬姓噩国墓地，而非发掘者认为的随州羊子山西周姞姓鄂国的存续。通

过梳理随州之噩和南阳之噩的历史变迁，本文认为夏饷铺噩侯是周王为藩屏南土而分封的同姓贵

族，当与平定噩侯驭方叛乱、镇抚内迁的随州姞姓噩国遗民有关，属于周代封国“异姓同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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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的噩侯驭方鼎（《殷周金文集成》

02810，以下简称《集成》[1]）、禹鼎（《集成》
02833）等铭文显示噩是西周南土的重要封
国，曾因叛周而遭讨伐。2012～2014年，考古人
员在河南南阳市东北郊夏饷铺村发掘了一处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以噩侯为首的噩国墓

地 [2]，其与随州羊子山噩国墓地 [3]有着怎样的
区别与联系？本文在梳理两地考古资料的基

础上，结合相关金文与史籍，考察周代南土的

政治地理格局，试图解开这一历史谜题。

一、年代排序
夏饷铺墓地共清理周代墓葬80多座，其

中高规格墓葬位于地势较高的墓地中部，均

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M5与M6、
M19与M20、M7与M16为三组夫妻并穴合葬
墓，根据随葬器物与铜器铭文可知它们应为

噩侯及其夫人的墓葬。M1为单独的噩侯夫人
墓，其与M16间距较大的空白区域，显然
是为M1噩侯夫人的丈夫预留的墓位。这
样，它们在排列上便呈现出“自东向西，

男左女右”的特点（图一）。

发掘者将这7座大墓分为四期，即
M5、M6属西周晚期晚段，M19、M20属春
秋早期早段，M7、M16属春秋早期中段，
M1属春秋早期晚段。我们基本同意这种
分组的早晚排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

早的墓组M5和M6随葬青铜礼乐器明器
化显著，这是两周之际贵族墓的基本特

征，它们的下葬时间或已进入春秋初年。

发掘者指出，“南阳夏饷铺噩国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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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证明西周晚期噩国并没有被彻底灭

亡，而是被迁徙到南阳盆地”，即认为南阳之

噩是随州之噩的延续。但根据墓葬特征和出

土铜器铭文判断，夏饷铺墓地以噩侯为首的国

族为姬姓（详下文），与传世噩侯簋（《集成》

03928～03930）铭文反映的噩侯为姞姓不同，这
说明在姞姓噩侯驭方叛乱后，噩国遗民被内

迁到南阳盆地，并分封姬姓贵族加以镇抚。禹

鼎铭文记载噩侯驭方因联合南淮夷与东夷叛

周作乱而被伐灭，一般认为该事件发生在周

厉王时期[4]，那么夏饷铺墓地所见噩国的受封
时间当在平叛之后。

《诗经·大雅·崧高》记载，周宣王将姜姓

申和吕（文献称甫）支系徙封于南阳地区，作

为周王朝南土的屏障。1981年，南阳市北郊曾
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其中多件作器者为“南

申伯大宰中爯父”[5]。可知南申的中心区域大
致在今南阳市北古宛城一带，与夏饷铺噩国

墓地仅隔白河相望。所以，申、吕的徙封除了

藩屏南土[6]，或许领有协助新封姬姓噩侯镇抚
噩国遗民之职事，南阳之噩很可能是在周宣

王时与申、吕约略同期徙封于南阳地区的。

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与巴人伐申”，事
见《左传》鲁庄公六年和十八年。《左传》哀公

十七年载楚太师子谷追忆楚之旧事曰：“彭仲

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

蔡，封畛于汝。”杜预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

县。”[7]学者们多认为楚文王灭申置县是在“伐
申”之年或稍后，甚至明确在楚文王三年至六

年（公元前687～前684年）之间 [8]。1975年，南阳
西关煤场曾发现一座春秋早期末段的铜器

墓，墓主为“申公彭宇”，他应该是楚置申县的

首任县公 [9]。楚文王时的申公史籍无载，到楚
成王八年（公元前664年）“申公斗班”始见于
《左传》中，这可视为彭宇担任申公的时间下

限 [10]。比较来看，夏饷铺噩国墓地最晚的噩侯
夫人墓M1与申公彭宇墓的下葬年代大体同时
或前后衔接。可能M1噩侯夫人死后不久噩国
即亡，作为她的丈夫、亡国之君的末代噩侯也

就没有机会葬入夏饷铺墓地为其预留的墓位

了。综合上述史籍和考古信息，楚灭南申之

时，仅一河之隔的姬姓噩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亦当在春秋早期末段为楚所灭。

要之，夏饷铺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墓的年

代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春秋早期末段。姬姓噩

国在周宣王时与申、吕约略同期被徙封于南

阳地区，大约历时一百余年，最终为楚所灭。

二、国族辨识
从考古遗存特征来看，以噩侯及其夫人

墓为代表的夏饷铺噩国墓地具有典型的姬周

文化葬俗特点。

夏饷铺墓地布局规整，四组7座噩侯及其
夫人墓葬位于墓地中心位置，它们按时代早

晚自东向西依次排列，墓位呈现“男左女右”

特点。这样的墓位布局形式，不仅见于曲沃北

赵和羊舌晋侯墓地、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等

周代姬姓封国墓地，甚至洛阳周王陵区也是

如此。北赵晋侯墓地共发现九组19座晋侯及
其夫人墓，分为南北三排，每排按“自东向西”

的顺序排列，从西周中期早段的第三墓组开

始，便形成了固定的“男左（居东）女右（居

西）”墓位安排[11]。与北赵晋侯墓地时代衔接的
羊舌晋侯墓地 [12]，东西两个墓组的墓位亦呈
“男左女右”布局。梁带村芮国墓地M27、M26
与M19墓组中 [13]，芮公墓位在东侧，2座夫人墓
位列其西侧。在东周王城东城墙外的洛阳市

第27中学附近发现1座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
大墓和2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它们东
西排列，构成一组，年代属于春秋早期早段，

发掘者判断这组墓主人可能为周平王及其后

妃[14]，其墓位安排也是“男左女右”。实际上，最
西侧的C1M10123与未发掘的中字形墓间距
较大，且随葬兵器铜矛，墓主应为男性，不可

能是平王之妃[15]。
夏饷铺墓地7座噩侯及其夫人墓均为长

方形竖穴土坑墓，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均

为一棺一椁，椁外涂有青膏泥，椁板下可见东

西向垫木痕迹，这些都是姬周贵族墓的常见

葬俗特征。其棺椁规制与平顶山应国墓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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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羊子山墓地M4出土神面纹铜器
1.尊 2.卣 3.噩侯方罍(采自《随州出土文物精粹》图31、32、35)

侯墓M8、M95[16]颇为相似，年代也约略相当。
夏饷铺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墓随葬的青铜

礼器包括鼎、簋、鬲、簠、盘、匜以及明器化的

复古酒器等，符合同时期姬姓诸侯及夫人墓

葬常见的礼器组合规制。譬如，M1随葬的七鼎
中有5件器形纹饰及铭文均相同，大小相次，
铭曰：“唯正月初吉己丑，噩侯作夫人行鼎。”

它们当是代表墓主噩侯夫人身份等级的列

鼎。按照这一时期诸侯用器一般较夫人高一

级的惯例，可推测噩侯应该使用七鼎之制。若

如此，则与同时期随葬七鼎的芮、虢 [17]国君相
当，可见其社会地位很高。

总之，夏饷铺墓地噩侯及其夫人并穴合

葬墓成组相继、排列有序的墓地布局，“男左

女右”的墓位安排，以及墓室结构、棺椁规格、

礼器组合等葬俗都表现出了姬姓周人贵族墓

的典型特征，恪守着姬周文化的葬制。

从历时性角度看，南阳夏饷铺噩国墓地

与随州羊子山噩国墓地所见文化因素差异显

著，二者应不存在直系传承关系。1975年以
来，在随州安居镇羊子山陆续发现多座出土

“噩侯”“噩仲”铭文铜器的墓葬，一般认为这

里应是一处以噩侯为首的西周早期噩国公室

墓地[18]。被盗未遂的羊子山M4出土青铜方鼎、
圆鼎、簋、甗、爵、斝、觯、卣、觚形尊、方罍、圆

罍、盘、盉等27件，铜器铭文显示该墓主应是
一代噩侯[19]。其中神面纹铜尊、卣、罍在考古发
掘品中尚属首见，半浮雕式神面纹样疏朗简

洁，地域特色鲜明，与

西周早期姬姓诸侯国

墓地出土铜器可谓大

相异趣（图二）。此外该

墓所出涡纹方座簋、传

世的噩叔簋与噩侯弟

季觯等铜器也有若

干个性特征，在周文化

中并不多见[20]。
从铜器铭文内容

来看，随州羊子山与南

阳夏饷铺虽同为噩国

墓地，但国族有别，国君经历了从姞姓到姬姓

的更迭变化。

西周昭王时期的静方鼎铭文显示曾、噩

两国为邻[21]，这得到了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和
羊子山噩国墓地的考古印证。尽管目前所知

西周中期噩国的考古资料尚不明朗，但从厉

王时期的噩侯驭方鼎、禹鼎铭文记录的南土

地理信息判断，此时的噩国中心应仍在随州

安居镇一带。传世的噩侯簋铭文曰：“噩侯作

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噩侯为

王姞作媵器，王姞乃噩侯之女，嫁给周王为

妻，噩侯为姞姓。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2
件噩侯簋造型、纹饰、铭文乃至垫片排列均雷

同，当系同时所铸。敛口，上承器盖，器盖均遗

失；半环形耳，上作浮雕卷鼻兽首，螺旋圆锥

状双角，下有短垂珥，外角圆转，环耳和垂珥

两面均饰阴线卷云纹；圆腹宽矮，腹壁呈C形
曲线，上腹饰双排平行的重环纹，其下饰瓦

纹；圈足足壁曲线内凹，饰单排重环纹，圈足

下设三小足，三足上部与圈足叠合，作浅浮雕

卷鼻兽首，下部为直立的兽足状。两器稍有不

同的是，编号丽884者器口为子口，圈足下的
三小足残缺 [22]（图三）。关于噩侯簋的年代，尚
有分歧。一为西周晚期说，以《集成》为代表；

二是西周中期说，以陈芳妹 [23]为代表。其形制
与散车父簋（乙）、曾仲大父簋、元年师兑簋 [24]

等大同小异，年代以西周中晚期之际为宜，约

当夷厉时期，其铸造时间应在噩侯驭方叛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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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噩侯作孟姬媵壶

(采自《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
图版一:8、拓片一)

图三 噩侯作王姞媵簋

上.编号:丽884 下.编号:J.W.3033-38(采自《商周青
铜粢盛器特展图录》图版陆柒、陆捌)

之前。由此可见，随州之噩为姞姓，曾与周王

室联系甚密，后因叛乱而被灭。

夏饷铺鄂侯墓M19随葬 1件青铜圆壶
（M19:10），盖口外侧边缘有铭文：“噩侯作孟
姬媵壶”（图四）。根据周代女性称名区别原

则 [25]，该壶是噩侯为其长女“孟姬”所作陪嫁用
器，此噩侯为姬姓，孟姬出嫁的夫家氏名省

略。通常情况下，媵器应由嫁妇带到夫家，最

终随葬于夫家墓中。噩侯为孟姬作媵壶，可断

定孟姬的夫家绝非噩国。而这件媵器却出现

在噩侯墓中，并未随受器者孟姬陪嫁夫家，令

人颇感疑惑。不过，在枣庄东江村小邾国墓地

也曾发现与之类似的情况。春秋早期的一号

“甲”字形大墓出土4件铜鬲，皆铭：“邾友父媵
其子胙曹宝鬲，其眉寿永宝用”[26]。这组鬲是
小邾国君为其嫁往胙国的女儿“胙曹”所作

（曹为小邾国姓），却也出现在父家墓葬中。有

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小邾国女子还未出嫁而

胙已亡国，或出嫁后因胙国灭亡、在出逃母国

之时将媵器带回，史籍所载胙国被灭时间与

东江M1下葬时间同在春秋早期，故这种可能
性是存在的 [27]。那么，夏饷铺噩侯墓M19出土
的这件媵壶也可作如此解释，倘若孟姬的夫

国被灭，其携带媵器出逃而返回噩国，最终作

为赗赙之物而随葬于噩侯父亲的墓中。

夏饷铺噩侯夫人墓M20随葬的铜簠
（M20:9）铭文曰“噩姜作宝 永宝用”，M5随葬
的铜鬲（M5:1）铸铭“噩姜作羞鬲”、铜簠铸铭
“噩姜作旅 ”，作器人均为“噩姜”。由此推

测，这两位姜姓噩侯夫人很可能来自邻近的

申、吕之国。根据周代婚姻“同姓不婚”原则，

南阳夏饷铺噩侯绝非姜姓。众所周知，周代姬

姜互为联姻。夏饷铺M19所出“噩侯作孟姬媵
壶”中的“孟姬”也很可能是嫁予邻近的申或

吕的。

要之，以羊子山墓地为代表的随州之噩

与以夏饷铺墓地为代表的南阳之噩并非同一

国族的异地徙封，二者虽国名相同，但统治者

却发生了更迭。

三、噩国变迁
噩国至迟在商末已称侯，且位列商纣之

三公，事见《战国策·赵策三》《史记·殷本纪》

和《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其地望有山西乡

宁与河南沁阳两说[28]，但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
考古证据。由于噩侯被商纣所杀，此后的噩国

势力便倒向了周人，而被迁封到南土。

西周噩国的地望，旧有东、西两说。徐中

舒 [29]、马承源 [30]、徐少华 [31]、张昌平 [32]、杨宝成 [33]

等学者主张西噩说，在今河南南阳地区。陈佩

芬 [34]、刘翔 [35]、曹淑琴 [36]等学者主张东噩说，在
今湖北鄂州地区。李学勤本来亦主张东噩说，

但羊子山墓地发现后转而主张噩国在随州[37]。
随着夏饷铺墓地的发现，学者们认识到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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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有过迁移，传统的东、西噩说实际上

已经被突破[38]。西噩说本质上是《史记正义》等
文献对于历时性地名变化的讹混，东噩说则

将楚人所封的噩王熊红与西周噩国联系在一

起，但并无切实证据。目前基本可以确认，西

周早中期的姞姓噩国在今随州市安居镇一

带，与淅河镇叶家山的姬姓曾国毗邻而居。

现有资料显示，噩与曾分封的最初目的，

很可能是为了保障连接成周与鄂东南周邻铜

矿产地的铜料运输道路———“金道锡行”的畅

通[39]。当然，作为殷遗旧族，噩国在为周王朝服
务的同时也始终处于其防范监管之下。2013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1件西周早期的噩
监簋，铭曰“噩监作父辛宝彝”，是周王朝设置

在噩国的监国之官为其父辛所作之器[40]。姬姓
曾国分封在噩国的东侧，除了保障“金道锡

行”畅通外，也可能兼有监控噩国的职能。随

州义地岗墓群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为“君庇

淮夷，临有江夏”[41]，明示了曾国分封于随州
地区的战略意图。

在噩监和曾国的双重监督下，尤其周王还

通过政治联姻笼络噩侯，周与噩的良好关系

一直维持到厉王时期。噩侯驭方鼎铭文记载了

周王南征归途中与噩侯行宴射之礼并赏赐噩

侯之事。然而不久，噩侯公然叛周，纠集南淮

夷、东夷大举北上，企图颠覆周室。周王下达

严厉军令，平叛时“无遗寿幼”（禹鼎铭），最终

擒获噩侯。姞姓之噩可能就此亡国。为了弥补

南土出现的力量空缺，周王朝着手将西北的姜

姓申、吕分支徙封于南阳地区，夏饷铺的姬姓

之噩很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设封的，其目的

是镇抚管理内迁的姞姓噩国遗民。以往有学

者认为申、吕二国的南迁是为了监控被内迁的

姞姓噩国[42]，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姬姓诸侯沿用被征服之国名颇为常见，

譬如匽（燕）、昜（唐）、曾等，反映了商代以降

族名与地名分离的趋势[43]。那么南阳姬姓噩国
的封号，也应与被镇压的随州姞姓噩国有关，

属于周代封国的“异姓同名”现象。有学者认

为姬姓之噩是先被分封到噩之故地，属于文

献中提到的“汉阳诸姬”之一，而后迫于楚的

强大才迁移到南阳 [44]。实际上，“汉阳诸姬”这
一概念可能本身就属于文献流传中产生的讹

误[45]，且目前在随州地区并未见到西周姬姓噩
国的相关考古学证据。

两周之际，南襄盆地和随枣走廊地区存

在着申、吕、噩、邓、曾等诸国。但至迟到春秋

中期，这些国家或为楚所灭，或向楚臣服，所

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左传》定

公四年）。

附记: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专项项目“三代文明的考古学实证”（项

目编号2024JZDZ056）的阶段性成果。
此文定稿被采用后，我们关注到专论夏

饷铺墓地的几篇大作陆续发表，如曾芬田《再

议夏饷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出土文献》

2022年2期）、徐少华《关于南阳夏饷铺噩国墓
地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22年2期）。在
部分墓葬（如M5-M6组、M1）年代的判定上虽
有出入，但偏差不大。徐少华先生曾赴现场调

研，指出与M1成组的噩侯墓当被工程机械作
业完全破坏，M1简报刊布的车马器（銮铃、节
约、络饰）或为本组噩侯墓的随葬品，因该墓

地前三组夫人墓皆不随葬车马器、兵器等。这

一推断是很有道理的。然而另据发掘者之一

曾庆硕先生面告，此位置未见被破坏的墓葬。

所以，本文暂且维持对M1东侧预留墓位的分
析。关于夏饷铺噩侯族属，本文认为南阳之噩

与随州之噩并非同一国族的异地徙封，给出

了自己的判断依据。为保持本文原貌，略作说

明，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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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ngbo Tombs at Hengshui Cemetery: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and Genealogical Lineage
Reconstruction

CHEN Xiaoyu, XIE Yaoting (Taiyuan, Shanxi 030006)
Abstract: The high-status Pengbo tombs at Hengshui Cemetery in Jiangxi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spanning from the King Kang to King Li or early King Xuan reigns of the Western Zhou Dy-
nasty, represent eight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the Pengbo lineage.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rtifact evolutionary trend from these tombs, combined with typological comparisons of complete burial
assemblages and diagnostic vessels, the chronological sequence is established as: M3→M3250→
M2158→M2064→M2→M1011→M1006→M1013. M3 is dated to the King Kang period, M3250 to
the King Zhao period, M2158 to the early period of King Mu, M2064 likely to the Mu-Gong transitional
phase, M2 to the late Gong and early Yi phase, M1011 and M1006 to the King Yi-Xiao-Yi period, and
M1013 to the King Li or early King Xuan. This uninterrupted eight-tomb sequence provides an invalu-
able referenc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bronze assemblage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crucial for the
mid-Western Zhou chronology studies.

Keywords: Hengshui cemetery; tombs of Pengbo; lineage of Pe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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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iaxiangpu Cemetery in Nanyang and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E State in the
Zhou Dynasty

JING Zhongwei YANG Yuhao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spatial layout, burial customs, and bronze in-
scriptions from the tombs at the Xiaxiangpu cemetery in Nanyang,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emetery
belonged to Ji-surnamed (姬) E state governed by successive Marquis of E from the late Western Zhou
to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ather than representing continuity of the Ji-surnamed (姞) E
state from Yangzishan site in Suizhou as previously asserted by excavators. By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
ical trajectories of both Suizhou and Nanyang`s E polities, we believe that Marquis of E at the Xiaxiang-
pu was kinsmen strategically enfeoffed to consolidate the southern frontier. It is related to the rebellion
suppressed of Yufang and the resettlement of Suizhou`s Ji-surnamed people from E state, which belongs
to the phenomenon of “homonymous polities with distinct lineages” in the Zhou Dynasty.

Keywords: Xiaxiangpu cemetery; Yangzishan cemetery; E state in Zhou Dynasty; homonymous
polities with distinct line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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